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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还埋藏着一个理想

初识宋子文，是在一个兄长的剧本讨论会之后。见面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偌

大的一个餐厅只剩下了两桌客人。宋君随意地说了一些台湾电影的过去与现

况，让我非常惊讶。心叹竟然有一个内地的青年对台湾电影的历史脉络如此熟

悉。更惊讶的是，我从前担任摄影、参与创作的电影、电视，宋君也都如数家珍般

地评议了一番，至此，一种相同的信念与爱好不期而遇，天涯共此时般的心境如

此强烈地袭上了我的心头。那晚，我们只讨论电影，一直讨论到餐厅打烊才不忍

离去。分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朋友，我必定要交。

宋君提笔鏖战了几个月，目的却只为一个逐渐消亡的电影工业写史立传，其

间推掉了手头的大量工作，几乎是做了件没有利益的事。这让我吃惊，更让我由

衷惭愧，我虽然身为台湾电影行业里的一员工作者，却无法付出如此胸襟为自己

的理想去做一点努力，这样的触动使得我心底更萌生了一重感动。后来寻到一

个机会，我们相邀前往陈坤厚老师的家里，我是想拜托我的师傅为宋君写个序，

但我知道师傅他一向惜字如金，从不轻易动笔墨，所以这样的努力也只是我心有

余而力不足的一片心思罢了。那天宋君与陈老师侃侃而谈、海阔天空，似乎心思

只在于台湾电影方面，却唯独没有开口提序言的事情，这让我更加触动，一直到

老师他接到了紧急工作，打算在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才从我这里得知这个状况，

两种遗憾瞬时跃然于我们的面目上。

我入行十几年，自认为对整个行业无法做出大局的推断，但单纯以我作为一

个摄影师的角度而言，尚能有一些感同身受的想法，所以为了自己能为这份理想

事业添上一分力，我决定为宋君把这个序言添上，借以报偿师傅他时间错落的遗

憾，同样也偿赎一下我心底的一些想法。

台湾电影曾在七八十年代有过相当程度的辉煌，那正是我的求学时期，置身

于那时的台湾文艺天地，仿佛身在春秋战国时的花繁锦盛、百家争鸣，各类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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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都有一片天地大行其道。待到我投身到这个产业独立做摄影师时，已经是与

林正盛在 １９９６ 年创作的《美丽在唱歌》，此时的台湾电影产业已经满目疮痍，丧

失了群众市场，只剩余了海外影展一条路可走。

身为摄影师，开始工作前对剧本内容的熟悉已经在脑海里扎根，并有了一定

的想象，像是一个能量击中了原子核，而那万分之一质量的一个电子悄悄地离开

了其母体，飞向那个不可知的小宇宙。这个曲折的历程得经历许多的变化与波

折，诸如演员、导演、天气、预算、制片、助理工作人员的素质等等许许多多的因

素，在不期然的时候，终得与彼方相碰击，才能一同产生火花。有了创意与动机，

才能很好地去放手工作。

用摄影机拍电影，对于我来说就像厨子去烧一桌子菜请客一样，必须要宾主

尽欢。一桌精心炮制、色彩艳丽的菜肴，如果不好吃，那就只有一个结论———失

败了。好看而不好吃相对于客人与观众，就相当于电影拍出来看起来漂亮但内

容让人无法接受一样，人们需要食物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激发自己的胃口，就如

同人们需要好的电影滋补心灵、获得愉悦。客人与厨子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微妙

的，一桌能让人吃得眉开眼笑的大餐并不一定就必须得色彩夺目，但却绝对不能

丑陋。食物下肚，心知肚明，用完餐后，回味无穷，无法忘怀，论其因果，其厨师已

然做到一个诚字。同理，观众走出戏院，或悲或喜，心头冷暖跃然于面目，一种沉

甸甸的感觉令其回味无穷、怅然若失，想来酝酿出这一效果的电影工作者必然也

有一个诚意在。所以说，拍电影如烧菜一般，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可以说，宋君对台湾电影状况的了解，是深远的。他自认摄影师在十几二十

年来的工作相对客观，不容易受到时代、环境因素左右，不会只带有一种观念去

说自己的故事，所以才把大量的时间播洒在这般看起来不太入眼的咨询中。正

如陈坤厚老师说的那样：“无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都要用一个有想法的摄影

师，而导演与片商往往都是代表着两个极端层面的利益，唯独摄影师置身事外，

专心工作，是个很清醒的旁观者……”台湾电影无论是评论界还是业界，都只存

在两个极端的派别，一个代表商业电影的群众观念，另一个则代表着艺术电影的

作者观念，互不买账，泾渭分明，这样的现状是长久以来过激的争论与不相包容

的意见造成的鸿沟，往往站出来发言的，也只是一种观点的拥趸，无法冷静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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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的环境生成。客观书写历史，自然要避讳这些旁外因素，任何成功的电影工

业都是要有多种电影、多种流派、多种意见存在，否则，就如台湾电影一样沦向

衰亡。

现今的台湾电影工作者，在辉煌年代的产业链破败之后，成了无数的能量电

子回散飞射，而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似乎也提示了电影人应该具有更大的

胸襟去面对未来，更无分地域、种族、群体的思想差异。正如好吃的菜，它必然会

受到人们的青睐，会广为流传开来，无论是中餐、西餐都是这个道理。而好的电

影，当然也不会去分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群众观念与作者观念、台湾电影与内

地电影，只有这样，才能以宏观的心态与广阔的胸襟去书写下一个具有说服力的

历史篇章，正如，这本《台湾电影三十年》。

至此，愿以一个永远的电影理想者的身份，与有胸襟的宋子文君共识、共知。

蔡正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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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想 多 说

我只是想说，对于台湾电影这 ３０ 年而言，我更像是一个公务员。在我身边

走过无数的大导演、小导演、大明星、小明星，我看待他们，更多是看他们的经验，

取长补短，同时也将我自己的经验，献出来给他们，帮他们把事业做得更完美。

这 ３０ 年来，台湾电影经历了大起大落，让很多人失去了信心。但我要说，我

仍旧对它充满希望，不想再多说话，只想趁着精力充沛的时候多做点事，这样才

是实在事。或许，对于目前的台湾电影来说，说话的人太多了，踏实做事的才是

最少的。

３０ 年来，开心的事是与孝贤在满腹理想的年代里一起搞创作，那是老生常

谈了。最遗憾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早年里对台湾电影影响重大的五大导演里，

唯独没有与胡金铨大师有过合作，当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但阴差阳错地错过

了。另一件事，是 １９８５ 年自己拍摄的《结婚》没有被公映，后来居然连拷贝都无

法搞回来，这件事让我很失落。

对于这 ３０ 年，我不想多说什么，作为摄影师，我亲自见证了几百部的电影作

品在手中诞生；但作为导演，我其实还应该做得更多。

回溯 ３０ 年，我觉得电影人更应该以纯真的心态去做电影，不应该背负太多

沉重的社会压力，现在回过头来，那些辉煌的年代里，电影人都有着一份理想化

的童心，有着大度的胸襟与气魄，这些因素，现在已经缺少太多。

这 ３０ 年……

个中渊源太多，我不想多说。

陈坤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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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摇致敬曾健在的台湾电影

写台湾电影，为何偏偏又以这 ３０ 年为界，我想说这是有所考量的问题，因为

无论是以我个人的认识，还是目前内地广大影迷们的见识，还都是以这台湾 ３０

年来的电影作品为主。在这 ３０ 年里，我们目睹了琼瑶文艺片的辉煌，李行乡土

电影的探索，林清介学生类型电影的风气，与诸多社会写实题材电影的魅力，更

在新电影的艺术潮流中认识了侯孝贤与杨德昌、陈坤厚、万仁、柯一正，在那个电

影最纯真的年代里吸取了最为扎实的一份艺术营养，并在那个台湾电影最为矛

盾的年代里见识到了文学、艺术的多重力量，在他们用心血所谱写下的春秋影像

里开心地笑、放肆地哭……

３０ 年了，当前的台湾电影还活着吗？还有所谓的台湾电影吗？这是一个来

自台湾的电影从业者对我的质询。那一时刻的我心底微微泛起了一丝寒意，也

许在我的心中，那种永远烙着台湾标签的电影还能带给我一些感动。但现实中

的台湾，却的的确确已经将电影这门功课遗忘了。看看这些年台湾影院里上下

纵列的排行，居然已无台湾电影的半点影子，再看看台湾电影一直引以为豪的金

马奖，本地参赛电影已经滑落到了极点，只剩下侯孝贤和蔡明亮等寥寥几人勉力

支撑。对于台湾电影垂死的现状，侯孝贤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我想这话说

得并无偏颇，一语道尽悲凉，有着哀莫大于心死的悲怆韵味。在下笔书写这些文

字之前，很多朋友都给予我意见，建议我不要为一个不再为人所关注的历史做无

谓的呼号，把自己手头的诸多事业因此而耽搁掉。那时候，我心里很矛盾，矛盾

的并不是我应不应该去写下这段被人忽略了的历史，而是矛盾朋友们多年来的

电影理想为何会在短短数年的蹉跎里变得如此脆弱、如此现实。

蔡二哥（蔡正晖）是我较为要好的朋友，同时也是我在拍摄纪录片时的合作

伙伴，在我正为这些问题所困扰的时候，他的话让我受益良多，更让我坚定了继

续写下去的信心与勇气。他说：“台湾电影有没有书写的价值，并不在于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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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与意见，而在于你的心里是怎么去想的。你不去写，它就是一段可有可无的

记忆，如果你写下去了，它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被人们关注的历史财富，人的心，就

是历史，就是尺码，别人的眼光怎么会影响你对理想的坚持……”说完这些话，

我看到他的眼圈红红的，似乎是勾起了太多对往事的回忆与对现状的忧虑。十

几年前，他也是以理想主义者的热情走进了台湾电影圈中摸爬滚打，从摄影助理

熬到当家摄影师，主持拍摄了《春花梦露》、《天马茶房》、《美丽在歌唱》、《超级

公民》、《夜奔》等诸多文艺片，以自身的美学经验支撑了台湾 ９０ 年代诸多文艺

电影的唯美风格，但他却仍旧寂寞如初，除了记忆之外已然一无所有，我钦佩他

的才华，却惋惜他的遭遇。

这不是特例，而只是一个缩影，是台湾电影当前状况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缩

影。当诸多台湾电影界的朋友走近我身边，表达着同样的愤慨与遗憾时，我不得

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台湾电影事实上已经死于昨日，剩余的，只是一个个看

守着其灵柩、为之祭奠、悲痛断肠、重复着悲歌呼号的影子，一群曾经把理想当作

梦想去祈望的影子而已。我，从前就曾徘徊在这群影子中间，久久不愿离去；现

在，我仍旧徘徊在这群影子中间，想细细去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却还是有心

无力。

２００５ 年，中国电影开始操办自己的 １００ 周年诞辰，在诸多媒介的联袂努力

下，推出了花样繁多的 １００ 部最佳电影，评出了自己心目中的 １００ 大导演与 １００

大明星，香港、内地各主半面江山，却唯独没有台湾电影的地位，除了侯孝贤与杨

德昌各自孤零零地支撑着一块地盘之外，就再无踪迹可寻。这就是现实的力量，

它让人心主宰了历史的书写，也许我们无法否认当前台湾电影的衰亡令人触目

惊心，但同样也不应该否认它确实有过一个时代的辉煌，缔造过无数文化意义与

艺术领域的奇迹。在 ８０ 年代初，台湾电影走进内地之初，曾以其凝重的风骨、文

艺的韵味，影响了整整一代寻求思想迸放的年轻人，甚至是少不更事的孩子们。

我，就是在那种纯真的影像里度过的少年时光，相信多数与我一样经历过那个年

代的人，都对它有着相同的记忆。

８０ 年代内地的流行文化，基本都是与台湾电影的到来同步衍生。很多人都

是在看过《龙的传人》（１９８３）之后，才把那句“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牢牢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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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底，同样也是在《搭错车》（１９８３）流传开来之后，才学着哼唱“一样的月光”、

“酒干倘卖无”。那个时代，台湾电影成为了内地年轻人的一个梦想、一个童话，

不仅仅只在其中感受到流行的力量，同样也在其中真正体会到了同根同源的百

味人生。

１９８４ 年，父亲为了看《老莫的第二个春天》（１９８４）的故事连载，破天荒地订

阅了全年度的电影杂志。１９８５ 年，《汪洋中的一条船》（１９７８）在电视中播出时，

我的全家祖孙三代人都为之流下了热泪。１９８７ 年，堂姐为了偷看《欢颜》（１９７９）

而逃学，居然在大伯的训斥后负气离家出走。１９８８ 年，妈妈突然不再整天哼唱

样板戏，偷偷买了一盘《桂花巷》（１９８７）的原声磁带。１９９０ 年，爷爷临去世之前，

居然第一次拉着我的手要我带他去电影院，去看《妈妈再爱我一次》（１９８９）……

流年似水。２０ 年后的今天，我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以理想主义者

的心态去书写自己的所思所感，更以评论者严谨的态度，去看待眼前银幕上的周

遭过往。但是，这样的过程并不快乐，有时候觉得残酷的体会往往还要更多一

些。单纯的心态，似乎早在成长的岁月中遗失在某年某月。那种抓住爷爷的手

为自己抹眼泪的冲动将永不复再，而记忆中的台湾电影，似乎也伴随着我成长的

经验，成为心头的一记老伤。我想在动手整理这些记忆之前，还是要把我悲观与

感性的心态收敛起来，以严谨的文字去翔实记录那 ３０ 年里曾发生过的一切。因

为那是历史，是一段不可亵渎的历史，我想我不会以带有立场的观念去解读这

３０ 年来娱乐与艺术之间的争执，也不会站在哪方阵营去为谁讴歌、为谁批判，我

只能作为旁观者去翔实审视而已，毕竟在这 ３０ 年来，他们都曾有过辉煌的成就，

同样也都是这段历史的失败者。

在 ３０ 年前的台湾，电影业多半也都是政策行为，“主旋律”的味道很浓，虽

然也有一系列琼瑶式卿卿我我的“三厅戏”，与乡土文学改编电影的潮流，但却

未能在形式格局上有长远的发展。１９７５ 年，香港电影势力开始入主台湾，大量

的娱乐片制作公司崛起在台湾影坛，试图将日渐没落的功夫片在台湾市场推行，

但效果却并不佳。此举不光没能掀起预期中的高潮，反而令整个台湾电影界陷

入了一个盲目跟风、粗制滥造的怪圈里。同年，蒋介石去世，台湾“政局”动荡，

大量的政宣电影蜂拥而至，不仅在一定程度打压了娱乐片产业的良性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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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将台湾电影的文艺潮流推向了一个体制上的穷途末路。而且文化领域里

诸多批判声音开始显著，直接将台湾 ７０ 年代中后期的电影行为拉到了一个与当

局政策禁锢相对立的阵营中。

现在台湾电影陷入到一个无娱乐、无商业的贫瘠环境里，但在台湾电影的六

七十年代，具有娱乐、消遣性的言情片、武侠片在影坛还是颇有市场的，６０ 年代

中后期“健康写实主义”制片路线开创之后，台湾电影界似乎更像是一块当局政

宣膏药下的附庸，许多有作为的编导开始“以艺术取向为依归”，出现了政宣意

味比较浓的电影剧本。在 １９７２ 年执掌“中影”的龚弘卸任之后，蒋经国的亲信

梅长龄接任“中影”总经理，这时候“中影”则试图以“政府”行为增加自身的影响

力，开始大规模普及“主旋律”。台日“断交”之后，台湾当局策划了大量的抗日

电影，多数都在 １９７５ 年上映，诸如《英烈千秋》（１９７４）、《八百壮士》（１９７５）、《笕

桥英烈传》（１９７５）、《梅花》（１９７５）、《战地英豪》（１９７５）、《女兵日记》（１９７５）等

等，这些电影抢占了院线，而且当局指令性地让全民去观看，虽说表面上看似繁

荣了影市，但事实上却激化了官方与民营电影业的矛盾，甚至也在民间引发了抵

触的情绪。

蒋介石去世之后，文化媒体的舆论权利与地位相对得到提升，自 １９７６ 年开

始，台湾媒体则开始在香港娱乐势力的侵蚀下展开反思，并讨论台湾电影的最终

出路。由于香港电影势力不断侵袭台湾本地电影工业，并带起了长达十几年的

武侠片、功夫片浪潮，然而台湾本地电影却迷失了方向，本地电影人似乎已经习

惯了对外界流行因素的模仿，以及对当局行为的附和，整整 ７０ 年代的 １０ 年里，

唯独能够将台湾本地电影旗帜扛到底的，也只有李行一人而已。

台湾电影关于乡土电影的论战，是与当时台湾岛内关于乡土文学发展的论

战齐头并进的，同样也激化了台湾民歌创作的大讨论。在 １９７６ 年开始，在 １９７７

年进入到高潮。起因则在于功夫片的猖獗，以及对当局的政宣行为反感，所以就

大肆在媒体报章上开辟战场进行辩论，焦点在于乡土电影是否应该得到电影业

的重视与鼓励。１９７５ 年，在众多“主旋律”题材的政宣电影的包围中，李行导演

的《海韵》等乡土电影受到排挤，虽说商业上没能获得成功，却赢得了岛内诸多

影人以及文艺阶层的同情。所以在随即开展的论战中，李行的名字被反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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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正反两方竞相揣测的谈资，自此李行以及以他为首的乡土电影，开始作为

台湾电影的一轮新命题，不光是直接以舆论攻势间接导致了梅长龄的“下课”，

甚至也影响了“中影”的继任者明骥。

台湾当局对乡土电影的排斥，是在 ７０ 年代后期才得以松动的。随着 １９７８

年李行导演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在岛内获得空前的成功，台湾电影真正意义上

的高潮才如约而至。此后截止到 １９８０ 年这两年之间，台湾本地化的乡土电影则

成为电影界不二的主流，然而在同一年里中影改换风头拍摄的文艺片《一个女

工的故事》、武侠片《神捕》，则在票房以及评论界均遭遇惨败。

可以说，台湾电影的 ７０ 年代中叶，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型阶段，更是矛盾与

变革相继爆发的关键年份。台湾乡土电影最终取得的胜利，直接影响了台湾电

影此后十几年的发展道路，大量的新电影运动的主力，也开始在这样的环境里逐

渐成长与崛起。

至于从 ６０ 年代崛起并在 ７０ 年代初期盛行的琼瑶式爱情文艺片，自始至终

都没有得到评论者的赏识，这是有其渊源所在的。文艺片当时是主流，但制作却

相对简单，在一些投机的电影人将其看成是赚钱保本的商业手段之后，粗制滥造

的风气则马上在文艺片领域中泛滥开来。在 ７０ 年代后期的台湾媒体中间，大肆

批评“三厅”电影的声音占据了大多数，甚至直接将台湾电影没落的责任加之于

其头上，可以说，媒体的批评是决定其败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媒体在当年影响电影发展的力量是极为显著的。如果说没有关于乡土文艺

以及乡土电影的大讨论，就没有李行日后的火爆的话，那 ７０ 年代末关于问题少

年的大讨论，则直接捧起了《一个问题学生》（１９８０）等一系列学生电影。在林清

介以《一个问题学生》将学生题材电影推向高峰之后，随后的 ５ 年里居然掀起了

一股跟风拍摄的热潮。比如《学生之爱》（１９８１）、《同班同学》（１９８１）、《男女合

班》、《台北甜心》、《毕业班》等都相继面世；而后进导演徐进良则更以《拒绝联考

的小子》（１９８０）、《年轻人的心声》、《不妥协的一代》在短时间之内声名鹊起。

学生类型片的崛起，直接影响了台湾电影工业开始普及小成本电影的制作风潮，

同样也吸引了大量的独立电影人、新晋导演进来，令他们有了拍摄电影的机会。

比如陈坤厚就是在此时执导了《我踏浪而来》（１９８０），而侯孝贤则拍摄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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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作《就是溜溜的她》（１９８１）以及《风儿踢踏踩》（１９８２），新电影人以积极的

姿态迎接着自己的年代到来，台湾新电影运动则也在萌芽阶段开始慢慢步入成

熟期。

从文化意义与现实意义两种角度去回看这段历史，我们都会发觉自 ７０ 年代

中期以来台湾电影的特殊地位，那是一个商业环境培养艺术势力的“大时代”，

文化体制与电影工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最终演变为了一场场新老舆论势力的碰

撞与厮杀。以小成本文艺片包装文艺明星的创作路线，是那个时代台湾电影最

为成功的商业心得，而其中的主要产业类型———琼瑶式爱情文艺片，就是我们这

叠文字所陈述的开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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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琼瑶式文艺片的盛与衰

１． 琼瑶爱情公式的盛与衰

琼瑶原名陈喆，于 １９３８ 年出生于衡阳县渣江镇。１９４９ 年，随同父亲陈致平

由大陆迁移到台湾。她自小就是个有着文学天分的才女，早在 １９４７ 年她 ９ 岁

时，就曾在上海《大公报》儿童版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到台湾之后，

于 １９５４ 年，也就是她 １６ 岁那年，又用成人的口吻写下了小说《云影》，并在台北

《晨光》杂志上发表。１９５７ 年她于台北第二女子中学毕业后，就开始了她的作家

之路，并于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窗外》，从此一举跃登台湾文

坛，崛起为一个时代的宠儿。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琼瑶。”这绝对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５３ 本小说，４５

部电影，数不清的电视连续剧，从台湾到大陆，从东南亚华侨到纽约唐人街，凡是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一群人，曾经或者仍然，读着琼瑶，耽溺窗外月朦胧鸟

朦胧烟雨也蒙蒙的一帘幽梦。琼瑶当红的六七十年代，正值台湾从农业社会转

型工业社会。大批人口离开家庭，纷纷走入加工出口区、公寓小工厂，经济起飞

中，沉重的政治、苍白的人文……许多人都在琼瑶编织的风花雪月中，寻到片刻

的纾解。

琼瑶不仅是台湾最畅销、最多产的言情小说家，也如她自己所说：“我是一

个标准的梦想家，我美化一切我能美化的东西，更美化感情。有时甚至是天真

的，不成熟的。”不论是不是与现实脱节，幸好有琼瑶，让大家的记忆里，偶尔也

有梦幻的美境。就像琼瑶书中借用的红楼梦开卷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

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琼瑶第一本小说《窗外》自 １９６３ 年出版至今已

４２ 年，在这 ４２ 年来，她丰富且无间断的创造力使她在艺文界一直是屹立不摇，

在这期间共创造了 ５２ 本小说，１７ 本小说改编成电视剧，３７ 本小说改编成电影，

１



可算是个成绩斐然的作家。

有人说中国的爱情有两种，一种是琼瑶的，一种不是琼瑶的。相信不少男女

都曾在琼瑶小说的爱情故事里得到感情的慰藉，也抚平了枯寂的心灵，而在现今

绯闻时代里，每个爱情故事都可能成为头条新闻的现状下，我们不得不相信———

没有琼瑶，这世界只剩下现实的爱情。

琼瑶式爱情文艺片始自于 １９６５ 年，当时王引买下琼瑶的小说《烟雨蒙蒙》

的版权，并将其改编为电影。几乎是在同一年里，台湾著名导演李行也在“中

影”的支持下，连续拍了《婉君表妹》与《哑女情深》，结果在观众中间掀起波澜，

票房极度火爆。从此之后，琼瑶式文艺电影开始泛滥开来，并带动一连串爱情文

艺片的跟风拍摄，俨然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此间琼瑶的影视作品也轻易间

成全了第一批“琼瑶明星”：英俊潇洒的柯俊雄因为主演曾轰动一时的《哑女情

深》，成为第一位因此当红的琼瑶小生。而琼瑶的影视作品似乎更容易缔造为

情痴狂的纯情女子，大多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琼瑶女郎带着尚未成

型的风华出现了：诸如早期王莫愁因为和柯俊雄合作《哑女情深》而成为台湾影

坛的柔情典范。而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崛起的妩媚的甄珍在《几度夕阳红》、

《心有千千结》、《远山含笑》里，何莉莉在《船》等影片中，也均以甜美的形象为大

众接受。

整个 ６０ 年代末期，除了琼瑶小说流行开来，并逐步被一部部搬上银幕，开始

其工业化流水线式生产之外，诸多报纸期刊上被连载的文艺小说也开始受到青

睐，例如《感情的债》、《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画》等等，也纷纷成为电影改编

的目标；一时间，爱情文艺电影成为台湾电影界的主流，而琼瑶式文艺片则成为

它们的代名词。

琼瑶电影风行数年之后，逐渐走向了下坡路，由于诸多影视机构开始频繁

跟风拍摄，而且质地参差不齐，多数只是粗制滥造，所以很快就成为过眼黄花，被

新一轮的武侠风暴所淹没。由于香港以邵氏电影为代表的武侠片开始走进台

湾，而且李小龙的功夫片也连续掀起热潮，７０ 年代的台湾影坛很快就陷入到了

一轮功夫片浪潮里，这一期间功夫武侠片在台湾的火爆，激发了香港电影业的野

心，诸如邵氏则在张彻的率领下在台湾成立子公司，将香港式功夫片完全移植到

２

台湾电影三十年



◎ 第一代琼瑶片《婉君表妹》（１９６５）与《哑女情深》（１９６５）。

３

第一章摇琼瑶式文艺片的盛与衰


